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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捷

高宗余

张国捷：“完美”科研履历背后的“试错”
姻本报见习记者田瑞颖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首位华人终身
教授张国捷近日全职回国，加入浙江大
学，担任生命演化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 40岁的张国捷，有着近乎完
美的科研履历：28岁取得博士学位，30
岁入职哥本哈根大学助理教授，35岁升
任终身教授，成为当时哥本哈根大学最
年轻的正教授。

张国捷在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和
生态演化基因组学方面作出了引领国
际的学术贡献，先后领导完成了多项
国际重大动物基因组演化研究工作。

回归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如何走
上“高效”的科研路？近日，张国捷接受
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为何全职回国

《中国科学报》：作为哥本哈根大学
首位华人终身教授，是什么原因让你决
定全职回国？

张国捷：之所以回国，最重要的是
国内越来越注重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和
竞争，也开始鼓励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虽然我从事的演化生物学领域近几
年在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演化
生物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根基，仍未获
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重视度。许多生物
学同行对这一领域存在偏见，认为是一门
过时的学科，同时高校也较少开设这门基
础课程，学生没有机会获得系统训练。

我希望回国后，对这一学科的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科学报》：加入浙江大学，你

希望做些什么？
张国捷：我将在这里成立一个新的

生命演化研究中心，希望能借此开展系统
性的教学和科研训练，培养一批优秀学
生，同时吸引不同方向的优秀人才加入，
开展交叉性合作研究，带动国内和亚太地
区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发展。

怎样规划科研生涯

《中国科学报》：你的团队在国际知
名期刊发表了 200余篇文章，尤其是在
半年时间发表了 6 篇《自然》和《细胞》

论文。你是否有一些科研规划？
张国捷：虽然科研项目可以规划，

但成果发表在哪里是无法规划的。另外
我们也并不是为了在某个杂志发表文
章才开展工作的，而是因为所研究问题
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大部分的科研项目需要长久积累，
完成一个项目往往需要三四年甚至更
久。当然也不乏在长期积累后突然迸发
出一个想法，并在几个月攻关完成的案
例，但可遇不可求，这需要积淀和对学
科发展的敏锐度。

一个较新的领域或者一个领域的
初期发展阶段，成果产出可能相对快一
些。但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你能否看
到所从事的领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并较早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科学报》：当初为何选择去丹

麦访学，而不是美国或其他国家？
张国捷：一是相对于美国而言，欧

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博物学研究、演
化生物学的传统，更注重基础教育和研
究，研究方向更具多样性，能接触到不
同学科顶尖的课题组和不同风格类型
的学者。同时，也更容易招募到不同领
域的优秀学生开展交叉研究。

另一个是个人兴趣。我当时正在组
织一个全球鸟类研究项目，丹麦有一座
400多年历史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有全
球 60%的鸟类物种标本，为我开展工作提
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另外，我从小喜欢
蚂蚁，博士阶段就开始研究蚂蚁，当时哥
本哈根大学正好有一个社会行为演化研
究中心，所以选择加入那个团队。
《中国科学报》：在哥本哈根大学，

一路从助理教授晋升正教授，对于华人
学者是否更难？

张国捷：我不觉得对于华人学者或
者外籍学者更难。丹麦整体是一个比较
开放的国家，哥本哈根大学国际化程度
很高，有许多来自国外的教职人员。

助理教授每年都有机会申请终身职
位。学校会组织校内校外的同行评审，主
要依据申请人在研究领域的贡献、学生培
养和教学、竞争性经费获得以及对学校学
科发展贡献来综合评价。

由于一个研究方向只有一个终身

职位，为了避免选错人造成资源浪费，
所以考核会非常严格。
《中国科学报》：你迄今的科研履历堪

称“完美”，那么，你遇到过科研低谷吗？
张国捷：我电脑里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完成的项目，一个是失败的项
目。失败的项目比完成的多，实际上科
研多数情况下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但是科研也有技巧。同样的数据可
以从不同角度分析，不同学术背景的人对
同一数据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有时换个
角度思考所获得的结果，也许就能写出完
全不一样的故事。对整个数据的理解不到
位，最终可能导致文章只能发表在一般水
平的杂志上。这就比较可惜。

我还没有感受到低谷的存在，也许
有，但可能事后变得风轻云淡，忘记了。
工作过程中不可能一切都如设想的那
样完美，即使不如意的实验结果也能为
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如何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当初是如何选择
导师的？

张国捷：我博士和博士后阶段都很
幸运遇到了很好的导师。我首先比较看
重导师的工作和自己的兴趣是否一致，
另外思维是否比较开放，对学生是否投
入精力，关键性格上要合得来。
《中国科学报》：作为导师，你是怎

样教育和激发学生的？
张国捷：我鼓励学生主动探索、互

相合作。一开始，我会给学生一个大的
方向，但往哪方面走、具体回答什么问
题，还是靠学生自己摸索。如果一段时
间后结果不太理想，我再帮助他们做具
体分析。每个学生的性格和能力不一
样，我会鼓励交叉互补，不同背景的人
形成团队一起讨论攻关项目。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哪些科研习

惯和思维对学生是不利的？
张国捷：我不建议学生完全照搬别

人做过的工作，做重复性研究。这样不仅
得不到完整的训练，也很难做出独特的贡
献。另外我建议学生努力，但不要“拼命”。
有些学生经常凌晨两三点还在做事，这并
不是“高效”利用时间，得不偿失。
《中国科学报》：你对青年科研人员

有哪些建议？
张国捷：对于刚起步的科研人员，

如果学科允许，我建议多参与国际合
作，借此了解领域里最重要的问题、最
新的技术和发展，同时也让别人快速了
解你的工作，找到潜在的合作者。

另外，不要忙得没时间看文章。即
便跟自己研究领域没有直接关系的文
章也要看，有助于拓展思路，了解更大
范围的同行。

还有就是多参加国际会议，争取作
报告。在起步阶段，多与同行交流很重
要，这是很好的渠道。

看“圈”

栏目主持：胡璇子

曾安平
全职加盟西湖大学

日前，西湖大学官网发布消息称，合成生物学家曾安平全职加入西
湖大学，出任该校合成生物学及生物工程讲席教授、合成生物学与生物
智造中心创始主任。

曾安平是生物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曾安平此前为德国汉堡工业大
学终身教授，获得过海内外多项荣誉，包括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会士、
德国国家工程院院士等。

曾安平团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生物技术、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蛋白质工程、系统代谢及合成生物学。正式加入西湖大学后，他们将聚焦
新一代生物药物、生物材料以及基于二氧化碳和太阳能的大规模绿色生
物制造核心技术。

黄立
捐款 1亿元为母校华中科大“庆生”

近日，即将迎来“七十大寿”的华中科技大学收到一份厚重的校友礼
物———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立捐款
1亿元，用于支持学校建设与发展。

捐赠仪式上，黄立回忆了自己在华中科大走过的青葱岁月。他说，自
己和妻子、儿子都是华中科大的校友，一家人都有着深厚的“华科基因”。
“明德厚学，求是创新”的校训更是融入公司经营管理，成为企业文化的
一部分。母校 70周岁生日在即，他希望以捐赠致敬恩师教导，回馈母校
培养。

黄立出生于 1963年 6月，工学硕士学位，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
司红外热像仪专有技术的主要研发者。

捐赠仪式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元元表示，
黄立为学校送来的“大礼”，既是学校启动 70周年校庆的首笔亿元捐赠，
也是学校收到的校友最大捐赠之一，鼓舞人心，意义重大。

李兰娟
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发布的消息，中国科学家李兰娟等 3人
获得第 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赤道几内亚国际生命科学研究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奖项授予李兰娟是为了表彰她在应对包括新
冠肺炎、流感和严重病毒性肝炎在内的传染病方面的创新。她提出感染
微生态学理论，从微生态角度审视疾病，对传染病防治产生了相当大的
影响。她还研发了一种独特的人工肝脏，改善了严重肝病和肝功能衰竭
患者的生活质量。

李兰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另两
位获奖者分别是美国科学家 Chad Mirkin 和英国科学家 Christofer
Toumaz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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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高铁穿梭于祖国大江南北，早已
算不上新鲜事。2022年春运，复兴号实现
了对中国大陆 31个省区市的覆盖。

对普通人来说，在高铁穿山越岭时饱
览大好河山是一种放松方式。对中铁大桥
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
大桥勘测设计院）首席专家高宗余而言，每
当列车通过桥梁，仔细听听车轮撞击铁轨
的声音，是专属于桥梁工程师的放松方式。

高宗余长期从事桥梁工程设计和研究
工作，在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多塔缆索承
重桥梁、跨海大桥设计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2021年 11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桥梁设计，从“码农”做起

作为一个在长江边长大的孩子，桥是
最熟悉的玩伴。
“小时候每次去舅舅家，都要经过南

京长江大桥。看着呼啸而过的火车，感觉
很神气。”高宗余说。建于上世纪 60年代
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
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
桥梁。

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桥只是通往舅舅
家的必经之路。1981年，高宗余考入西南
交通大学铁道桥梁专业，从此以后，桥成
了他人生的一部分。

大学期间，高宗余是个精力充沛的小
伙：平时到图书馆看书、看杂志，在宿舍上晚
自习，与室友偶尔凑两毛钱买瓜子；周末和
同学一起到茶馆喝茶，每周还要和室友一
起，拎着小马扎去看学校的露天电影……
课余生活的丰富多彩，并不影响高宗余

在学业的稳定输出。“那时我每月有 17.5元
的助学金，后来还拿过 60元奖学金，一次
奖学金可管 3个月生活不愁。”他说。

在高宗余看来，在校期间最重要的一
门课，就是学习编程。“以前的计算机编
程，就是在卡片或纸带上‘打孔’，然后计
算机识别运算。从我们那届开始，学校开
设了计算机高级语言课程，学习 FOR-
TRAN语言。”高宗余回忆，尽管还是个新
鲜事物，但大家知道这绝对是件好工具。

“前辈们做桥梁设计需要用计算尺手
算，在设计南京长江大桥时，进行 3 次超
静定结构求解，每算一遍都需要两三个月
时间。我们国家的国土面积大，地理环境
差别也很大，想要造出跨度更大、结构越
来越复杂的桥，仅靠手算是不行的。”

20世纪 80 年代，计算机技术的蓬勃
发展为桥梁的高次超静定结构求解带来
了革命性变化。通过桥梁设计软件，过去
手算的过程改由电脑运算，效率获得极
大提升。
“在学校时，主要是了解编程的原

理、如何用计算机求解。”高宗余说，学编
程时，谁也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派上用
场，但“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在机会来时
把握住”。

大学毕业时，高宗余放弃了保研的机
会，被分配到中铁大桥局技术处工作。两
年后，又被调入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开
始桥梁设计工作。在这里，经过一年的设
计工作锻炼，他迎来第一项主要任务———
参与研制国产桥梁设计软件。

26岁解锁新技能：参与设计一座桥

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国民经济腾
飞，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国内对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变得旺盛。在中铁大
桥勘测设计院工作没多久，1990年，高宗
余参与武汉长江二桥的设计工作，负责力
学计算。这是他人生中设计的第一座桥，
这一年他 26岁。
“当时桥梁设计软件在全球都是刚刚

起步，我们在院里老前辈编程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功能提升，做进一步开发工作。”
高宗余介绍，上世纪 60年代起，中铁大桥
勘测设计院就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合作，研究如何用计算机做桥梁设计。从
最早“打孔”运算到高级编程语言，几十年
的探索为他们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桥梁设计是一个小众专业，中国修

建的公铁两用桥设计规范标准较多，结构
也更复杂，商业公司不会为这一点需求专
门开发一款工业软件，但从国家需求的角

度，没有软件就修不好桥。既然‘买不来’，
那就要靠自主研发。”高宗余说。

由于没有成熟的软件，高宗余只能在
摸索中前进。好在这份看似枯燥的工作让
他乐在其中。“编程很有意思，逻辑关系非
常强。一个符号都不能错，分号不能打成
冒号，逗号不能打成点号，要不然就有
bug。有时算不通，找原因一天两天都找不
到，后来突然发现，原来是一个符号、一个
字母打错了。”提起当年的工作，许多场景
仍是历历在目。

那时，软件开发任务艰巨，需要经常
进行测试，但平时计算机是个稀罕物件，
高宗余的测试只能放在周末大家休息时
进行。很多时候，他和女朋友约会的地点
只能选在机房，“说是约会，其实就是在机
房陪着一起加班，一整天就那么过去了”。
“大桥的设计跨度有 400米，所有指

标都能通过编程求解，现在听起来很简
单，当时绝对是巨大的飞跃。”经过一段时
间摸索，他终于顺利完成了计算任务。在
武汉长江二桥动工兴建的那一年，陪高宗
余在机房加班的女生，也顺理成章成为他
的妻子。

时隔 20多年，高宗余编写的“斜拉结
构软件系统”仍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1998年，为了设计当时全球跨度第一的结
合梁斜拉桥———福州市青州闽江大桥，高
宗余又带领团队用一年时间设计出一款
新的计算软件，为桥梁节省钢材 20%，节
省资金 3000多万元。

从追赶到引领：中国桥梁最好的时代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万里长江第一
桥”武汉长江大桥的通车是一个里程碑事
件。然而，从长江大桥到长江二桥建成，却
用了 38年。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修桥不
仅意味着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更是对工
程技术能力的考验。

20多年的时间，仅在武汉的江面上，

就有 10座新桥建成通车。“这背后是中国
国力的提升，也是中国桥梁技术不断突破
的体现。”高宗余说。现在乘高铁回南京老
家时，都要经过由他主持设计的武汉天兴
洲长江大桥和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当年
望桥惊叹的少年，也实现了与大桥的双向
奔赴。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 50年的时候，我

们邀请当年来华援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苏
联桥梁专家康坦斯丁·谢尔盖耶维奇·西
林的孙女来武汉访问。看着一座座横跨长
江的雄伟大桥，她感慨，之前的徒弟早已
成为了师傅。”高宗余说，“都说世界建桥
技术看中国，现在是中国桥梁工程最好的
时代。正因为如此，这一代的桥梁工程师
才能在祖国大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留
下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2001年，高宗余设计中国第一座跨海
大桥———东海大桥，开创了“预制化、整体
化、工厂化”的新型建桥法，大大提高了建
桥效率。此后，在泰州大桥、马鞍山大桥、
武汉鹦鹉洲大桥 3 座大跨度三塔悬索桥
的设计中，他又解决了桥梁刚度和主缆抗
滑安全的技术难题，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率
先修建大跨度多塔悬索桥的国家。

凭借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多塔缆索承
重桥梁、跨海大桥设计方面取得的成就，高
宗余先后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6项。
“今天的成绩，只是明天事业的一个起

点，要走的路还很长。”对于工作，高宗余仍
有许多目标：跨江、越海、上高原。长江、钱塘
江、珠江等宽阔江河，连接沿海岛屿、跨越三
大海峡的通道，川藏铁路等西部高原铁路的
建设，都需要桥梁技术的支撑。高宗余和同
事们，仍然在不断探索着。

如今，高宗余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
和妻子一起到长江边的江滩公园散步。
“一眼望去，左边是长江大桥、长江二桥，
右边是鹦鹉洲大桥、杨泗港大桥，看着这
一系列形式多样的大桥，感觉很亲切。”
他说。

高宗余主持设计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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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电脑里有两个文
件夹，一个是完成的项
目，一个是失败的项目。
失败的项目比完成的多，
实际上科研多数情况下
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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